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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1
超速逆行是“家常便饭”

每到用餐高峰时段，路上总
能看到外卖员急匆匆的身影，很
多人无视交通规则，超速、逆行、
闯红灯等现象随处可见。

每天下午5时许，正是外卖
骑手送餐的高峰，在南四环外连
接着商场与众多写字楼的丰科
路路口，外卖骑手在车流中穿
行，即使面对红灯也有人冒险闯
过，让人着实捏了一把汗。据记
者观察，短短10分钟就有40多名
骑手从路口经过，其中逆行、闯
红灯、斜穿马路的竟多达24人。

在东三环外的八棵杨北街，
路两旁有很多餐饮店，数十辆外
卖车将人行道占得满满当当，骑
手们接单取餐后，骑车直接沿人
行道逆行驶入马路。“我知道逆
行、超速很不安全，可不这样根
本送不到啊，做骑手的哪个没闯
过红灯？要是配送超时了，扣的
钱比该挣的还多。”当了4年外卖
骑手的小赵说出了骑手间“公开
的秘密”。

小赵常在八棵杨北街一带
送外卖，配送半径最远达5公里，
一笔订单的配送时长在30至60
分钟不等。一个骑手在高峰期，
手上常同时有七八个订单，配送
时间几乎是重叠的，要想不超时
只能尽量压缩每一单的配送时
间。“系统会为每一单提供路线
导航，但配送时间是根据最短路
线计算的，所以导航中就包含逆
行的路段，如果不逆行根本没法
按时赶到。订单超时12分钟，就
会扣2元配送费；超时20分钟以
上就扣6元，等于这单白送了。
如果准时率高，每周还能得到80
元的额外奖励。”小赵说，“快”是
每个骑手取胜的秘诀，所以超
速、逆行、闯红灯就成了“家常便
饭”。

真相1
大数据压缩骑手配送时间

陈龙发现，在骑手配送的过
程中，平台系统通过智能手机、
平台软件源源不断地收集来自
骑手、消费者、商家、商圈的数
据，并将这些数据应用到配送定
价、骑手匹配、预计时间、路线规
划、全程监控、量化考核等管理
中。在这套管理模式下，骑手看
似用更自由的方式在工作，其实
却遭受着更严密的控制。

在系统设置中，配送时间是
最重要的指标，一旦超时，骑手
不但会被扣配送费，还可能收到
顾客的投诉和差评。与此同时，
骑手的配送时间却在不断被系
统压缩。陈龙在论文中提到：

“订单的平均配送时长从2015年
的38分钟，下降到2016年的31
分钟，并进一步缩短至2017年的
28分钟……不断压缩的时间意
味着骑手流动的速度在加快。
时间压缩一方面是技术进步的
结果，另一方面必须通过技术施
加的对象——— 骑手去实现。”

陈龙举例说，自己经常去人
民大学知行公寓楼送餐，系统导
航开始默认骑手从学校北门进
入。后来有骑手发现知行公寓
旁有个侧门可以进，能大大缩短
送餐时间，于是很多骑手都选择
了这条捷径。大家刚庆幸自己
可以节省几分钟喘口气，系统却
通过敏锐的“数据控制”，很快根
据骑手的轨迹更新了路线，再次
压缩了骑手的配送时间，导致骑
手只能继续逆行、超速、闯红灯。

现象2
为挣钱只能“多拉快跑”

在采访中，很多骑手都提到
了平台实施的等级称号，从低到
高分为普通、青铜、白银、黄金、

钻石、王者等级别。这是系统根
据骑手每周的表现作出的评级，
等级越高意味着系统派单量更
多，奖励收入也会更多。

拥有“钻石”称号的小赵说，
自己是靠跑单量“拼”出来的。
他每天早上7点开始工作，中午
10点半迎来送餐高峰，一直要忙
到下午2点都不停歇。“钻石级别
最高可同时接13笔单，一般午高
峰时我会同时送八九笔订单。”
小赵说，一笔订单积1分，早晚时
段一单积1.5分，上周他拼命接单
得了427分，才被评上“钻石”称
号。等级高，系统的派单量、可
接单数、转单数都会相应变高；
如果想维持住称号，就必须多
接单。

除此之外，完成单量还直接
与配送费挂钩，完成单量在200
单以内，每单可以挣5.1元；完成
201单到250单，每单6元；251单
到300单，每单6.2元……系统用
这种评估方式将很多骑手卷入
了一个停不下来的循环中。

坐在电动车上短暂休息了
一会儿，小赵又打开了接单系
统，很快一笔订单进来了。小赵
连午饭都没顾上吃，又匆匆去取
餐了，这样的状态会一直持续到
晚上九十点钟。

有研究发现，84%的受访骑
手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89%的
受访骑手每个月工作28天及以
上。2019年一项对北京外卖员
的问卷调查显示，52.88%的外卖
员表示自己曾“因为送外卖而出
现身体劳损或受伤的情况”，长
时间、高强度的奔波和持续的身
体消耗，最终导致骑手劳累猝死
的新闻不绝于耳。

真相2
制度鼓励骑手延长工作时间

在陈龙看来，无论是代理商

还是外卖平台，都在鼓励骑手延
长工作时间，并将延长劳动时间
事先设计到了骑手的薪酬制度、
身份等级和各种奖励活动的规
则当中。

首先，大部分外卖平台推行
计件工资，骑手收入主要来源于
骑手的“跑单量”提成，因此接单
越多赚得也越多。其次，骑手的
身份等级取决于骑手的“蜂值”，
而“蜂值”是通过跑单量、好评率
和出勤率决定的，因此提升等级
就必须以长时间的出勤为基础。
最后，为鼓励骑手多跑单，外卖
平台还设计了一系列的跑单奖
励活动以“黏住”骑手，如周奖励
计划、“夏季战役”“年中奖励”。
这些奖励活动从本质上就是为
了增加骑手的工作时间，因为只
有长时间工作，骑手才有可能获
得奖励。

这些制度安排，使骑手为保
证收入不得不主动延长工作时
间，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全天候的
劳动安排，甚至不分昼夜的
工作。

现象3
骑手出事故赔偿认定难

骑手经常超速、逆行、闯红
灯，直接后果就是涉及骑手的交
通事故数量急剧上升。但出了
事故后，赔偿却很难实现。

骑手申军的小腿内侧有一
道20厘米长的伤疤，这是送外
卖时被汽车撞伤后留下的。“司
机有保险，保险公司要我提供收
入证明，好计算误工费。我当时
月收入在一万元左右，在医院躺
了3个月。出院后我去找平台
开收入证明，他们却说这事儿和
他们没关系，最后保险公司按最
低工资标准赔了误工费，公司这
种态度让我的心都凉了。”申
军说。

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还有
被外卖骑手撞伤的行人。5月7
日，王先生骑着电动车路过上地
十街路口时，被一名逆行的外卖
骑手撞倒，不仅车坏了，人也受
了伤。骑手个人负担不起，好在
买了商业保险。可等了几个小
时，迟迟等不到第三方保险公司
的答复。最后，事故还是在王先
生多次向平台投诉及媒体曝光
的压力下，第三方保险公司才答
复：让王先生自行看伤、修车，再
拿单据找公司报销。

真相3
平台模糊雇佣关系与责任

陈龙在论文中提到：“外卖
平台公司先后有过三种用工模
式:自营、分包和众包。通过分
包和众包策略，外卖平台不仅逐
步放弃了对骑手的直接管理，降
低了管理成本，而且模糊了雇佣
关系与责任。”

无论是团队骑手还是众包
骑手，都需要通过手机注册才能
开始送餐。而在注册过程中，每
个骑手都必须签署一份《网约工
协议》。《网约工协议》从根本上
确立了外卖平台与骑手之间只
存在用工关系，而非劳动关系。
骑手在签署协议的同时，也为他
们日后维权埋下了隐患。

发生事故时，外卖平台和代
理商常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由于没有缴纳社会保险，骑手无
法被纳入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等
社会保障体系，不得不独自承担
工作风险。尽管代理商给骑手
购买了商业保险，但是骑手出险
后想要申请理赔时，就会发现理
赔不仅程序繁琐，还要提供纸质
材料、报警记录、交通责任划
分、车辆是否超标等证据，为了
少耽误时间骑手往往宁可自认
倒霉。 据《北京晚报》

街上，一辆辆疾驰而过的
外卖车穿梭在行人、机动车之
间，骑手们边看手机导航，边
争分夺秒地抢时间，甚至不惜
超速、逆行、闯红灯……外卖
骑手为什么大都不遵守交通
规则？为了解开这个疑惑，北
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陈龙
加入了外卖骑手团队，用5个
半月的时间在北京城区进行
了一次“卧底式”调查，探寻骑
手骑行乱象背后的原因。

北大博士后用半年时间“卧底”调查———

外卖小哥不守规矩的真相


